
责编/版式：陶祎之 电话:88516033 88516032 邮箱:tzrb@china.com

2021年3月30日 星期二6 要闻

采访对象：刘亭，1951年12月生，江苏铜山人。1998年任浙江省计划与
经济委员会（先后改为省发展计划委、省发改委）副主任。2003年6月兼任省
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党组书记。2013年2月退休。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6日

——习近平在浙江（二十二）

“‘八八战略’充分展现了
习书记极强的统揽全局和理论概括能力”

采访组：刘亭同志，您好！习近平
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提出了“八八战
略”，对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
要而深远的影响。请您首先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刘亭：习书记在浙江工作的这段
时间，是他第一次在省域范围内担任
一把手。他立足浙江实际，提出了许多
重要思想和战略谋划，其中影响最大
的就是“八八战略”。

2003年 7月，在浙江省委第十一
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习书记作
了主报告，对如何全面推进浙江的经
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发挥八个方面优
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总体思路和
战略部署，后来简称为“八八战略”。

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要点，我认为可
以简要概括为“一三五”。一个核心：以
人为本；三大要求：全面、协调、可持
续；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
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
开放。“八八战略”在一定意义上，正是
浙江版的“科学发展观”。

习书记到浙江工作以后，他在很
短的时间里就走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
体察社情民意，在深入调研和思考的基
础上，系统提出了涉及浙江发展全局的

“八八战略”，充分展现了他极强的统揽
全局、战略思维和理论概括的能力。从
我个人的学习领会来看，“八八战略”又
可以理解为一个“特色竞争优势提升发
展”战略，它揭示了区域发展的真谛，是
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八八战略”的前一个“八”，是改革开放
以来浙江业已形成的一些既有竞争优
势；后一个“八”，则是我们随着时代的
发展和进步、背景和条件的变化，需要
加快形成的一些新兴竞争优势。这两方
面有机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保持一个地
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从而形成不断
进取、永葆活力的大好局面。这里面体
现了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不是简单
地隔断历史，而是与时俱进地扬弃，螺
旋式地上升。这也充分体现了习书记对
辩证法了然于胸、运用自如。

“八八战略”是一个全面而周详的
体系。具体来说，第一个是经济改革，或
者叫改革；第二个是开放，包括内外开
放；第三个是新型工业化；第四个是新
型城市化，当然，那个时候的表述还不
是新型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第五个
是“绿色浙江”；第六个是“山海协作”，
就是“沿海”（相对发达地区）和“山区”
（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协作发展；第七个
是软硬件的基础设施，即效能政府和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第八个是讲人
文，即文化建设，这是管头脑的。这八条
梳理下来，就能清楚地看到浙江整体布
局的全貌，既有系统性、战略性，又有思
想性、理论性。后来习书记离开浙江到上
海工作，浙江的发展思路也随着情况变
化有所微调。但就总体而言，“八八战略”
始终是我省发展的总战略，全省一直是
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来的，
可以说做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

采访组：您当时在省发改委工作，
与习近平同志有哪些工作交流？在您
看来，他最关注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问题是什么？

刘亭：习书记刚来浙江工作的时

候，先是出任代省长。当时我所在的部门
还是叫作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后来随着
国家机构改革，才变成了现在的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我一直担任副主任。按
照惯例，主要领导履新，总会首先安排
听取经济综合部门的工作汇报。我随部
门主任孙永森同志到习书记的办公室
汇报工作。我们本来以为这只是一次

“例行公事”，没想到从上午8点半一直
谈到下午1点来钟，汇报当中夹着讨论，
连吃中午饭都给耽误了。

结束以后我和孙主任在回委里的
路上，聊起习书记与我们的一些交流。孙
主任问我：“你说习书记新来乍到，到底
对什么事最为关注？”我说，听来听去，觉
得有三个关键词他多次涉及：一个是“生
态省”，一个是“循环经济”，还有一个就
是“海洋经济”。我们经济综合部门，说起
来是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恐怕还
真的要围绕这三个关键词下点功夫，作
一番认真地调研和思考。没多久，我的想
法在某些程度上得到了验证。

2003年 1月，习书记作为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在省人大会议上主持通
过了建设生态省的决定。他还亲自担
任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浙
江也成为全国第五个提出建设生态省
的省份。其实早在福建省工作的时候，
习书记就突出抓生态省建设，到浙江
以后仍然全心全意、一以贯之。

不久，习书记还出任了全省资源
节约和循环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组长。
要知道那时候，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印
象中，循环经济还是一个非常冷僻的
词汇，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还几乎
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们从习书记的言
谈之间，感到他对循环经济的理念和
内涵非常熟悉，不但有深厚的学习积
累，还有一番独到的深刻见解。

习书记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从来
就不是单纯的“挂名”，而是念兹在兹、
亲力亲为，所有重要的工作，他都会统
筹协调。办公室提出的一些工作方案，
他都要在亲自主持的领导小组会议
上逐项讨论落实。理念引领行动，
2006年，为了更好地在观念更新的基
础上，提高大家对绿色发展、低碳发
展、循环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我
们打算编写一本《循环经济知识读
本》，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他
得知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并欣然提
笔，亲自为《读本》作序。记得新书刚
面世后那次领导小组开会，当他走进
会议室的时候，手里扬着这本书，边
走边对我说：“刘亭，这是你写的书
啊！”我忙说：“这可不敢当，是我们具
体组织省内的四位专家编写的。”他
还在会议正式议程开始前，打开书本
专门朗读了其中的一段话，作为会议
的开场白，要求大家都要学习新知识，
做好新工作。当时我们省里面抓循环
经济的整体布局，包括实施专项的行
动计划，都是在他主持下拍板敲定的。
直到今天，浙江省的循环经济发展工
作，都还是按照那个大思路、大格局走
下来的，只是在具体任务和实施措施
方面，作些因时制宜的调整。

我深刻感到，无论是抓生态省建
设还是抓循环经济发展，习书记始终
把锲而不舍地重视和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作为在浙江工作的一个重点。这关
乎一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管

全局管长远的，因而他对浙江的贡献
非常大。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
家而言，在坚持加快发展的同时，一定
要同步做到转型发展。而转型发展说
到底，一方面是早就说过的“由粗放转
向集约”，还有一方面就是习书记“两
山”理念所体现的“由黑色转向绿色”。
大量以耗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
来的 GDP，其实并不合算，有时甚至
是得不偿失。习书记一 开始讲“绿水
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后来延伸展开为

“如果我们利用这些丰厚的生态资源
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和生态工
业，也就是发展生态经济，那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从“也是”到“就是”，
无论是从过程还是从结果，都把科学
的生态文明观说得真真切切、明明白
白，还特别接地气、可操作。

关于海洋经济，我认为习书记是当
时浙江乃至全国比较早关注和重视这
一领域的领导同志。那时候他经常讲，
虽然浙江陆域面积只有 10万平方公
里，但海域面积却有26万平方公里。我
们不但要有黄色国土的概念，更要有蓝
色国土的概念。要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海
洋大国，要重视海权的保护。由于习书
记的关注和推动，海洋经济后来成为浙
江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我的印象中，习书记对推动浙
江海洋经济发展作出了三方面的重要
贡献。首先是提升战略目标定位，把建
设“海洋经济大省”的目标，调整为建设

“海洋经济强省”。虽只是一字之差，但
体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境界。二是举全
省之力，建成舟山连岛工程。连岛工程
其实是舟山群岛连接大陆宁波的高速
公路大桥，通过串联五个岛屿的连续桥
梁，一举改变舟山本岛孤悬海外的被动
局面。当时舟山的同志魄力比较大，在
还没有得到省里大力支持的情况下，自
己就先干了起来。一开始建了两座小
桥，那花不了多少钱，但后面的几座大
桥就完全不一样了，又长又高不说，还
涉及到深水航道保护的问题，最后算下
来需要一百多个亿的投资，仅靠舟山自
身根本无力解决。当时省里有关部门也
觉得这个项目太“烧钱”了，持谨慎态
度。习书记针对这个项目做过多次调
研，然后明确提出要举全省之力，建成
舟山连岛工程。他认为，这不仅是舟山
一地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载体，更关乎
浙江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三是推动杭州湾
跨海大桥、温州洞头大桥的建设。

上述这三大工程，在浙江海洋经济
发展中可谓是“四梁八柱”式的基础性
项目，它们将浙江东部的深水岸线和沿
海的快速交通连成一气，浙江发展海洋
经济的大格局由此形成，资源整合的优
势进一步彰显，竞争力也大为增强。

经过多年各方的共同努力，到
2011年，我们省拿下了国家级的海洋
经济发展示范区。全国第四个新区、也
是第一个海岛新区——舟山群岛新区
亦应运而生。之所以我省能获得这些
国家级的战略安排，三大工程是非常
重要的一步棋。否则“空手套白狼”，想
要争取和报批这些国家级的战略部
署，恐怕也没有扎实的基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统
筹城乡，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请您介
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刘亭：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时，非常
关注“三农”问题，也同样关注城市化。
他当时有两句很有名的话，一句话叫
作“跳出三农抓三农”，还有一句话叫
作“统筹城乡兴三农”。我觉得这两句
话，实际上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
根本要害，也就是跳出了就“三农”论

“三农”的传统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
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放到了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市化的大战略中来考
量。2006年8月8日，习书记在全国率
先提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这一重大
理论和实践命题。他担任总书记以后，
亲自主持召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城
镇化工作会议，重申了要坚定不移地
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

为了推进新型城市化，习书记身
体力行抓城乡统筹发展和一体化发
展。就像他重视海洋经济，专门抽出一
周时间集中开展海洋经济专题调研一
样，他也抽出了一周时间，到嘉兴市专
题开展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调查研
究。他的城市化思想，没有当时普遍存
在的一种关于城市化的认识偏差，即

“见物不见人”，或者说“要城不要乡”，
而是真正把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
融为一体。他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
长一段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
由于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没有坚持
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把“三农”问题
简单化为农业问题，只强调农业要为
国民经济发展作贡献，农民要为国家
建设作贡献，忽视了增进农民利益和
保护农民权益，使得“三农”问题长期
得不到有效解决。他强调，要积极探求
新阶段“三农”工作的客观规律，做到
执政为民重“三农”、以人为本谋“三
农”、统筹城乡兴“三农”、改革开放促

“三农”、求真务实抓“三农”。
他还特别指出，实现城乡一体化

的关键在于推进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
革，要致力于革除一切影响“三农”发
展的体制弊端，建立有利于消除城乡
二元结构的体制和机制，形成以城带
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
新局面。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不能把城
乡一体化，简单理解为“城乡一样化”。
在他主导和推动下，浙江启动了“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后来进一步提
升为“美丽乡村建设”。

采访组：对于进一步发挥浙江的
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
江三角洲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
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习近平同志有哪
些具体举措？

刘亭：习书记刚到浙江的时候，浙
江经济正在经历阵痛。经过20多年的高
速发展，先发优势不再，资源约束加剧，
陆域小省的发展局限开始突显。习书记
来浙江前，浙江的内外开放主要是面向
长三角，建立了以上海为龙头、辐射带
动浙江和江苏两翼发展的长三角合作
机制。但那时候的合作才刚刚起步，议
事层面还停留在三省市的常务副省长、
副市长的水平上。习书记来浙江以后，
长三角的合作就“升格”了，参与会谈的
三方党政主要领导变成了“六巨头”。合
作的内容也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产业
协作，从环境共保到旅游、医保的联动，
内容越来越扎实，成效也越来越大。

2004年 5月 13日至23日，我跟随
习书记考察了四川、重庆和湖北。在四
川结束考察的时候，习书记还专门抽出
晚上的时间召集大家开会，主题就是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长期以来，浙江
经济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集中表现
为“两个去”：一是“去实体化”，大量的
资金跑到了金融和房地产领域；二是

“去浙江化”，就是对外投资，到中西部
去建厂、开拓市场。当时我们的领导同
志对于要不要走出去、怎么走出去，思
想认识上还不太一致。有的认为这是企
业外逃、资本外流。好像作为一个地方
的领导，就是要维护自身的利益，甚至
最好是让“我”发展、“你”不发展。到底
要不要主动倡导、真心推进兄弟省市之

间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呢？这是很考
验领导人智慧和胸襟的。在那次讨论会
上，习书记叫我们每个人都谈谈自己的
想法。我觉得浙江发展到了这个时候，
就应该“走出去”，对内对外都要开放；
当然，“走出去”也是一个改造提升的过
程。加工制造“走出去”，但研发和总部
还要想方设法留在浙江，多发展生产性
的服务业。不然的话，我们内部也会有
空心化的问题。习书记明确提出，对外
开放不是资本外流，而是为了更好的发
展。这也让我联想到如今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不仅是一种胸怀的体现，更是事
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性考量。

采访组：“八八战略”中还提出了
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请您谈谈这
方面的情况。

刘亭：是的，习书记高度重视基础
设施建设。那时候，浙江有一个“天大
的问题”就是严重缺电，也就是俗话说
的闹“电荒”。常常是“停三开四”，大量
生产能力放空。他担任省委书记以后，
立即组建了省委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并
亲自担任组长。记得第一次会议的主
题，就是研究如何解决制约浙江经济社
会发展的交通能源瓶颈问题。我代表省
发展计划委在会上就能源建设作了汇
报。经过讨论，省委决定实施“三个千
万”方案。一是加强现场协调、抢抓建设
速度，争取1000万千瓦的电力装机容
量早日投产；二是抓紧推进项目前期工
作，争取1000万千瓦的电力装机工程
早日开工建设；三是做好后续的项目选
址工作，积极推出1000万千瓦的电力
装机项目向国家报批。记得那段时间，
我和委里及电力部门的同志，跑遍了全
省的十来个电厂项目的选址。令人欣慰
的是，当初我们认可的项目，现在已经
全部建成。习书记主导下实施的“三个
千万”方案，相当于把浙江未来3到5年
甚至5到8年的电力建设格局都框定了
下来。从那之后，浙江省的发展就再也
没有被能源短缺扯过后腿。

习书记还格外关注重点建设。他
来浙江前，我们开全省的重点建设工
作会议，参会级别最高就到分管副省
长。他来浙江以后，亲自参加全省重点
建设会议并作报告，指明工作方向，提
振鼓舞士气。他还会挑选一些涉及全
局和长远的、有较大困难和难于协调
的重大项目亲自抓，而且一抓到底，务
期必成。在他的带领下，省领导挂钩抓
重大项目也蔚然成风。

习书记具体抓的一个重点建设项
目，就是省委党校的迁建。老的省委党
校原来在老城区，地方很狭窄，已经不
适应大规模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需要，
急需另辟新址建设新校区。我当时担任
了具体的规划建设小组的组长，主要负
责省级有关部门的工作协调。我们跑了
10余处选址，最后由习书记亲自拍板，
把新校区定在杭州城西，离老党校刚好
10公里直线距离。当时那里还是比较偏
远但却是相当开阔的一片土地，现在已
经规划成为全省的未来科技城和科创
大走廊。老党校也没有百分百地拆除，
因为当时刚刚新落成了一座综合楼，如
果马上拆掉，不仅造成财政资金的极大
浪费，而且社会影响也不好。就在老城
区里保留了一个教学点，还可以就近地
搞一些短期的成人教育和干部培训。习
书记曾在省委常委会上三次听取汇报，
最后作出决策。不仅督促项目保质保量
保进度地完满成功，还很好地进行了资
金运作。老党校危旧建筑拆除后腾出的
土地，纳入了杭州土地拍卖市场，置换
出好几亿的建设资金。结果省财政才承
担了一半的建设资金，就把一个像模像

样的新党校建成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

间，还有哪些方面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刘亭：我感到，习书记在浙江工作

期间的一系列执政举措和施政思想，
已经展现出民族复兴理想领导人的某
种潜质。我认为，雄才大略的领导人最
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想理论
要系统、要坚定；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要
有号召力、推动力，能够把思想理论通
过具体的工作部署，发动和带领各级
领导干部和群众，使之转化为成功的
实践。说句老实话，要当大任者，必须
两者兼备，缺一不可。有的领导干部思
想理论上似乎有一套，但是一到实践
的时候就不接地气了，成不了什么事。
而有的领导干部来自于基层，从泥土
里生长出来的经验不少，很有智慧也
很有办法，但系统的理论思维就弱了
一些，形不成思想。而这两者，在习书
记身上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
是很难得的。

习书记在农村基层生活工作的时
间很长，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
以及农村的贫困落后状况，有极深的
感受和情怀。我也在农村插过 7年的
队，见到许多农民都是口头文学家，能
够把很深刻的道理，用很家常的语言
表达出来。总书记的很多思想，譬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都是用很
朴素的语言讲出来的，但是把道理说
得非常透彻。

习书记在正式场合上，一般都是
有板有眼、不苟言笑的。但是平常跟着
他出差，或者是在会议间交流的时候，
就感到他是一个非常能“唠嗑”的人，
北方人叫作能“侃大山”。记得我们当
时私底下就聊过，说习书记真是“上知
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不管谁扯
起一个话头，他都有的和你聊。所以我
们去汇报工作，气氛都是轻松愉快的。
而每次外出调研，他也总是和大家一
起坐中巴车，一路畅聊，气氛非常融
洽。习书记还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他
在浙江五年间，经济增速也出现过下
滑的时候，当时有些领导就有点沉不
住气了。但我发现，最坦然的就是习书
记，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按计划实施
相关政策。结果过了一段时间，经济慢
慢地又起来了。他就是有这种大将风
度，每临大事有静气。

我举一个例子，滩坑水电站是当时
为解决浙西南地区脱贫致富搞的一个
比较大的项目，涉及5万移民搬迁。由于
工作做得不到位，群体性事件达到“顶
峰”的时候，有上万人参与静坐示威。事
件发生后，有人就有点想打退堂鼓。但
习书记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他说：“有什
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嘛！”各级干部
纷纷卸下思想包袱，按照实际情况对政
策作了调整，一一过细地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使得后期的项目进展非常
顺利。现在，这个项目不仅较好地解决
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和就业问题，还带来
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

习书记胸襟开阔、目光长远，有大
抱负，也有大智慧。他当初在浙江工作
时的探索和实践，现在回过头来看，都
体现了他的远大志向。如今，他已经成
为了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
主席，正带领着国家和人民坚实地走在
民族复兴的广阔道路上。我们坚信，在
他的领导下，依靠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
的共同努力，中国有能力应对国内外的
种种复杂局面和重大挑战，中国人民一
定能过上心向往之的美好生活，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也一定能够实现。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桑 熙
原载3月29日《学习时报》）

（上接第一版）

一场论坛，回应一位大家
对乡村社会的深切牵挂

2020年 11 月“台州上海周”期
间，三门县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一周后，在上
海大学举办的第七届费孝通学术
思想论坛宣布，第八届论坛将在横
渡举办。

“费孝通论坛”是中央民盟与民
盟上海市委的一块金字招牌，每年由
上海大学和民盟上海市委牵头主办。
为推动论坛落地，三门县领导先后六
次带队到上海、北京对接工作。县里
还拨出专项资金，用于改善横渡镇基
础设施。

第八届论坛规格更高、影响更
大、学科更齐，将由民盟上海市委
会和民盟浙江省委会联合主办，

届时预计约有 150 名学界、艺术界
等各路大咖云集于此。主论坛外，
还设有 5 个分论坛。三门县希望借
助相关平台，引智聚力，探索未来
中长期乡村运行演进的新逻辑、
新形态、新系统。同时，依托乡村
美育、艺术乡建等载体，推动乡村
理念蝶变、业态激活，实现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双轮驱动，“用艺术
点亮乡村”。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立足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探讨费孝通学
术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扬，回
应这位大社会学家对乡村社会的
深切牵挂，是论坛参与各方的共同
目标。

本届费孝通论坛的主题是“未来
乡村”。

没有一个词，比“未来”更具时代
特色。林鼎说：“‘未来乡村’不同于城

市的‘未来社区’，必定有符合乡村实
际和城镇化发展逻辑的场景系统。期
待通过这场论坛，推动社会学、乡村
振兴理论研究‘行行重行行’，深入地
方实际，从政策、实务、学理等多维度
开展研讨。”

一个支点，撬动一场面向
“未来”的嬗变

在论坛举行前后，还有一场名
为“横渡之春”的公共文化活动。一
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艺术家将
深入农村，在为期两周时间里与农
民共建庭院、创作作品。这是一场
带有学术实验意义的“艺术乡建”
活 动 ，他 们 倡 议“ 人 人 都 是 艺 术
家”，着力探索乡村文化振兴可能
的路径。

以论坛为支点，拥抱“未来”。
今年的横渡镇党代会报告提出，

要积极谋划“未来乡村实验区”，
探 索 符 合 横 渡 实 际 的 农 业 现 代
化、农村社区化、社区艺术化发展
之路。

建筑面积约 1.5 亩的横渡美术
馆，坐落在镇区最东面，千亩稻田环
绕，侧畔一棵八百年老樟树。美术馆
南面草坪上，还横卧着一根约 10米
长的老树干，据说是从白溪打捞上
来的，树龄至少一千年。另一侧，工
人正将一筐筐横渡牡蛎壳倾倒在大
树根部。

就地取材的老树干、牡蛎壳，
经艺术点化，有了“乡村味道”。当
代艺术与乡村相融，产生奇妙的化
学反应。

“横渡美术馆是一个地标性建
筑，将是三门县对外开放和校地合作
的平台。”林鼎介绍，届时将有专人负
责日常运营和管理，不定期举办讲
座、艺术展、论坛、教研等活动。要把
横渡“未来乡村”论坛的名气打出去，
变成一张金名片，持续扩大影响，提
高发展能级。

千年古镇横渡，正以横渡之姿游
向“未来”。

山海横渡遇“未来”

3月28日拍摄的“中国天眼”全景（维护保养期间拍摄，无人机照片）。
截至目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已发

现300余颗脉冲星。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2020年1月11日通过国家验收
正式开放运行，“中国天眼”是目前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极大拓
展了人类观察宇宙视野的极限。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中国天眼中国天眼””已发现已发现300300余颗脉冲星余颗脉冲星


